
快
乐
的
家
庭

（
油
画
）
扬·

斯
蒂
恩

[

?
兰]

?
里
的
风
像
温
柔
的
手

鲍
尔
吉·

原
野

2019 年 11 月， 老父亲逝世， 享年

91 岁。 我感到自己缩小了 ， 像缩到米

粒那么小， 世界变得遥远陌生。 入夜等

待天空慢慢亮起来， 天亮又盼望进入夜

的黑与静谧。 我觉得失去很多东西却不

知是哪些东西。

老父亲病了 5 个月， 有时住院， 有

时回家。 我一旁侍奉， 经历了没有经历

过的磨难， 这一年我 62 岁。

之后， 我陪老母亲住在她和父亲一

起生活的房子里 ， 在赤峰又待了 5 个

月。 晚上， 我睡在我父亲的床上， 白天

给老母亲按摩。 书柜立着老父亲经常看

的书， 几本蒙汉词典的裁口都摸黑了。

抽屉里有他的老花镜、 铅笔和印章。 还

有一只白塑料的电视遥控器， 这是他晚

年握在手里时间最长的东西。

我们娘俩很少说话， 但常常地， 一

低头， 我的眼泪就洒在地上。 老父亲生

病期间， 我以为哭干了眼泪， 没想到更

汹涌的眼泪等在后面。

2020 年 5 月份 ， 我陪老母亲回到

沈阳 。 此前我陪二老在赤峰生活了三

年多 。 回到家 ， 沈阳变得陌生了 。 我

对道路、 方向、 门钥匙都要重新识别。

遇见熟人一律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 我

真的缩成像大米粒一样的微型人 ， 重

新开始生活。

说到这， 要说这一年春季， 我和浙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签约长篇小说 《乌兰

牧骑的孩子》， 那时候我父亲还能下楼

溜达。 回到沈阳该写这本书了， 但我心

中像雪地一样空无所有。 我懂一点心理

动力学疗法， 自知处在心理创伤的康复

中， 内心需要时间重建。 即使这样， 写

作还是要开始， 如同日出开始， 月落开

始， 要开始。

我坐在飘窗的窗台前 ， 面对一张

A4 白纸， 准备写作， 西侧是漓江早市

的街道。 一天与许多天过去了， A4 纸

还像当初那样洁白。 为了见到字， 我把

本书主人公的名字 “铁木耳、 海兰花、

金桃、 巴根、 江格尔” 写在纸上， 希望

他们像神话说的在纸上动起来， 在草原

奔跑， 歌唱并骑马。 但他们并没动。

那是六七月份， 我背着户外小椅子

跑到北陵公园。 在湖边的南岸和北岸坐

一下， 在松林的东边和北边坐一下， 在

跳新疆舞和抽筋舞的人群边上坐一下。

坐一下的意思是构思中， 构思中的

意思是拟写作 ， 但没用 。 两个月的时

间， 我的收获还是 A4 白纸上的人物名

字———铁木耳、 海兰花……我转而构思

怎么向出版社编辑解释， 我预感她们在

怒视， 不禁感到了羞愧。

有一天———我忘了是哪天， 是 7 月

的一天———这个故事像河流一样冲过

来。 河流对岸是碧绿的草原， 远处有影

影绰绰的黑松林和蒙古包的白顶子， 我

知道他们来了。

这里是铁木耳、 海兰花、 金桃、 巴

根和江格尔的世界。 这里的风像温柔的

手在摸你的脸并擦去你的眼泪。 天气晴

朗， 看得见巍峨的赛罕汗乌拉山。 铁木

耳他们在这里遇到了新世界， 我像一个

隐形人在他们身后同样遇到这个新世

界 。 在时光玻璃的两侧 ， 我看得见他

们， 他们看不到我。

书中的白银花草原是孩子们独有的

世界， 对这里的一切， 我既不能创造，

也不能改变。 这里有蒙古民族的美和草

原的美。 在孩子们的带动下， 我像禁锢

在冰里的鱼在月光下复活， 游入河里。

原来， 老父亲带走了我的童年， 这是有

他陪伴的最好时光。

写作时， 我的脑海切换到蒙古语。

孩子们的对话， 老爷爷讲的神话故事都

是蒙古语， 我要在心里翻译一下才用汉

语写出来。 蒙古语描述的草原、 马的样

子和牧人的表情才是真实的存在。 不懂

一个民族的语言就不能进入这个民族的

内心， 文学尤为如此。 美国人赛珍珠用

英文写中国淮北农村的小说 《大地》 获

得诺贝尔奖 ， 她出生四个月就来到中

国， 懂中文。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懂蒙

古语和汉语， 他用意大利文写的中国游

记流传四方。 张承志讲一口流利的东乌

珠穆沁蒙古语， 阿来懂藏文和汉文。 母

语是传达民族情感的第一要素。 不懂他

们的语言却要写这个民族， 必得虚妄。

稿子后面写得顺利。 这五个孩子从

到达白银花草原第一天开始， 遇到的都

是故事。 他们像爬山一样穿过这些故事

且进入新的故事 。 出版社催我把写完

的稿子发过去 ， 编辑读过了 ， 希望读

到新的章节 。 像接力一样 ， 我写一些

发过去 ， 再写一些又发过去 。 她们发

来短信———

责任编辑白云说：

“真好看， 这个乌兰牧骑孩子的世界

自在灵动、 丰盈鲜活， 可触可感。 纯净

的欢笑与泪， 让人向往所有的童年了。”

“今天看第八章， 感到您能写出这

样的文字、 这样的儿童故事， 是怀着对

蒙古民族和少年多么真挚而深沉的爱。”

“全书读完， 意犹未尽， 不舍白银

花村。 关于自然、 民族、 生命， 关于如

何做一个真实又内心平静的人、 善良的

人， 乌兰牧骑的孩子做到了。”

文学分社的社长楼倩说：

“刚刚看完白云发过来的 《乌兰牧

骑的孩子》 前七章， 被开头部分深深地

吸引了 ， 太爱原野老师有关自然的描

述， 这样的文字在小说中也充满灵性和

真挚， 太给故事叙述加分了。 搬好小凳

子， 双手托下巴， 坐等后续！”

“乌兰牧骑核心主线故事也处理得

很流畅很巧妙， 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宜

清短信：

“原野老师， 发来的书稿仔细读过

了， 赞美的话都积在胸口。 但我知道普

通的赞美不足以表达我对这部书稿的惊

喜， 它是璞玉浑金。 读第一部分书稿，

是我在高铁站准备乘车去北京， 想着一

口气读完， 直接错过下午 4 点的火车。

等到再读白云转来的第二部分， 那种阅

读的体验完全就是牵挂着乌兰牧骑那群

可爱的普通的人了。”

“我完全惊讶您找到了通向孩子世

界的路径。 看起来毫不费力， 您跟这些

孩子息息相通。 这太棒了， 最可贵的是

让我感受到您的赤子之心。”

“感谢您写出的这些文字， 让我重

温了那个时代的亲切氛围， 让我触碰到

那些孩子的小小身体， 我穿行在他们的

生活里， 让我流泪不止。 感谢您。”

我松了一口气 ， 《乌兰牧骑的孩

子》 不光有孩子的故事， 还有乌兰牧骑

队员的业绩。 这里记录了乌兰牧骑的创

造和奉献， 他们和牧民们水乳交融。 我

姑姥姥其木格 16 岁、 我妈乌云高娃 14

岁、 我姨其其格 13 岁的时候， 她们三

人同时在巴林右旗加入革命队伍， 那时

叫文工团， 即后来的乌兰牧骑。 我从小

就熟悉他们， 演员们的笑貌音容， 时在

眼前。

在我心里， 草原、 蒙古、 童年、 母

语、 大自然、 乌兰牧骑是同义词， 词义

共同指向辽阔、 诚实、 纯朴、 信仰和美

好。 在写作中， 我回到了童年。 我父亲

拉着我的手走在赤峰的大街小巷。 他身

穿白府绸短袖衫， 灰毛料裤子和黑皮凉

鞋。 父亲带我走进小饭馆， 跟他的战友

们喝酒谈天。 桌上放着喇叭式的锡酒壶

和蓝底粉花的迎春牌香烟。 他们每个人

都容光焕发， 抢着说话抢着笑， 说蒙古

语， 妙不可言。

稿子写完了， 发现还有一些有趣的

故事没写进来。 那是孩子们、 乌兰牧骑

队员们、 群山、 泉水、 马倌和歌手的新

故事， 要接续写下来。

（本文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即

将出版的长篇小说 《乌兰牧骑的孩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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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的人》的文体意义
徐则臣

最近五年里的小说集阅读中 ， 让

我有强烈的震惊性阅读体验的小说集

有三部： 一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梦

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

（以下简称 《葬礼和故事》）， 二是以色

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 《乡村生活图

景》， 第三部就是莫言的 《晚熟的人》。

这三部小说集放在一起 ， 可观者

颇多。 首先， 三部作品都是作家创作

盛年或其后的心血之作。

《葬礼和故事 》 中 ， 按照作家本

人在小说集的序言中所说 ， 除了 《雪

地上你的血迹 》 和 《福尔贝斯太太的

快乐夏日》 两篇写于 1976 年， 另有五

篇完成于 1980年 10月至 1984 年 3 月。

接下来的 “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写作”，

剩下的五篇完成 ， “去年九月它们就

已经准备好付印了 ”。 这个 “去年 ”，

指的是 1992 年小说集出版的前一年 ，

即 1991 年。 即便不清楚 “时断时续的

写作” 的 “两年 ” 具体指哪两年 ， 也

不知道哪些作品是在 “去年 ” 最终完

成， 依然可以断言 ， 这部小说集中的

绝大多数作品都完成于 1982 年加西

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

也即作家 55 岁之后 。 阿摩司·奥兹的

小说集 《乡村生活图景 》 首次出版于

2009 年， 这一年， 作家 70 岁。 奥兹

是以色列的大作家， 29 岁即写出现在

已成经典的长篇小说 《我的米海尔 》。

事实上他一直是以色列的文学旗手 ，

多年来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遗憾的是 2018 年 79 岁时因病去世 。

我不敢妄言该集子中的小说写于什么

时候， 但以内容、 风格和写法上观之，

应该是奥兹 60 岁以后的作品。 《晚熟

的人》 最早一篇写于 2010 年， 最新一

篇完成于 2020 年， 整个小说集的创作

跨越了莫言 55 岁到 65 岁这十年间 。

57 岁那年 ，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

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数据 ， 无他 ， 只

想说明， 三部小说集都完成于作家创

作的鼎盛期或其后 ， 带有一定的萨义

德所谓的 “晚期风格”。 这一时期作家

的创作 ， 早已臻于化境 ， 足够成熟 ，

每一部作品都该是深思熟虑的心血之

作， 是生命的结晶。

三部小说集第二个共同点 ， 是集

子中的作品都一反作家早前的短篇小

说创作，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体样态。

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前的经典篇目

大家耳熟能详： 《礼拜二的午睡时刻》

《我们镇上没有小偷》 《格兰德大妈的

葬礼》 《巨翅老人 》 《世界上最美的

溺水者》 等， 每一篇都堪称完美 。 但

这完美是我们对短篇小说的认知范畴

内的完美 ， 我们看见了它们的完美 ，

也熟悉它们的完美 。 它们在莫泊桑 、

欧·亨利、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传统里完

美着。 但 《葬礼和故事 》 中的作品绝

大部分都和这些小说完全不同 ， 不仅

在篇幅上都相对短小 ， 最短的只有两

三千字， 小说意趣和写法上也呈现出

强烈的异质性 。 奥兹前后期的短篇小

说创作也存在类似的差异 ， 《胡狼嗥

叫的地方》 《恶意之山》 等小说集中，

我们习惯的经典的文体特征和讲故事

的方式在 《乡村生活图景 》 中几乎荡

然无存。 《乡村生活图景 》 里 ， 故事

讲到三分之二 ， 即将迎来高潮时 ， 奥

兹没有带领我们继续向故事的顶点攀

登， 而是陡转急下 ， 让情节断崖式下

坠， 生生地拐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 阅

读时， 你会有被闪了一下的感觉 。 显

而易见， 奥兹决意在这部小说集中开

始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 ， 这一批中

短篇因此有了别样的形态 。 莫言之前

已被经典化的短篇我们可以列出一串：

《大风》 《枯河》 《白狗秋千架》 《秋

水》 《拇指铐 》 《月光斩 》 等等 。 它

们的敏感 、 瑰丽和冲击力余音绕梁 ，

让人掩卷难忘 ， 但它们的独异 ， 更多

表现在故事 、 修辞 、 风格 、 想象力 、

现实批判等方面 ， 结构 、 形式等文体

角度尚缺少作家长篇小说那样可供论

述和阐释的广大空间 。 或者说 ， 这些

小说就文体而言 ， 依然局限在我们熟

知的契诃夫、 鲁迅、 福克纳、 胡安·鲁

尔福划定的短篇小说的四方城里 。 到

了 《晚熟的人 》， 莫言从契诃夫 、 鲁

迅、 福克纳、 胡安·鲁尔福们的高大的

城墙里突围了出来 ， 展示出了一种完

全不同的短篇小说的样态和书写方式。

在这部小说集中 ， 除了 《天下太平 》

一篇， 尚沿袭了经典的短篇写作的路

数， 结构上起承转合严丝合缝 ， 其他

篇什都呈现出了别样的写作模式 ， 与

先前的短篇写作显著地区分了开来。

三部小说集的第三个共同点 ： 都

以集束的方式展示了一种新的短篇小

说文体的可能性。

三位都是大师级作家 ， 几十年的

写作实践让他们有了远超常人的文学

理解， 也让他们比一般作家和读者更

深地感受到了某一文体发展到今天 ，

可能面临的困局与瓶颈 。 前后期的短

篇创作差异如此之大 ， 正是他们基于

对这一文体局限和困境的认知 ， 所采

取的自觉突围 ； 也因为这突围 ， 为短

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做出了开疆拓

土的贡献。 阅读三部小说集的过程中，

我反复思量同一个问题 ： 作家总要求

变， 偶尔写出个把篇别致的新款小说

也许并没那么难， 谁没有个意外惊喜，

但用一部专集中如此集束地收录同一

种模式的作品 ， 且这批作品迥异于旧

作， 当不是偶然与巧合吧 。 那么原因

何在？ 只有一种解释 ： 作家在长期的

创作实践之后 ， 不管是源于对某一文

体既有范式的厌倦而下意识地寻求改

变， 还是有意识地探索革新 ， 如此规

模地亮出新模式 、 新特点 ， 起码表明

了他对这一文体的理解确有变化 ， 以

及对新的写作实践的认可与坚持 。 漫

长的文学史中 ， 每一种文体的发展 ，

也都正是得益于这般开疆拓土的革故

鼎新。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葬礼和故

事 》 《乡村生活图景 》 和 《晚熟的

人》， 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 奥兹与

莫言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早中期短篇小

说创作的 “反动 ”， 是创作中期或晚

期的 “变法 ”， 是对短篇小说这一文

体的开拓性创新 。 也是在这个意义

上， 他们堪称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文

体家。

文学史上臻于完美的作品琳琅满

目， 文学史上堪为大师的作家也并非

罕见， 但真正在文体上有所突破 、 当

得上 “文体家 ” 者 ， 凤毛麟角 。 莫言

的文体探索与贡献 ， 论者云集 ， 但几

乎都集中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上 ， 自

《红高粱家族》 始， 《天堂蒜薹之歌 》

《十三步》 《食草家族》 《酒国》 《丰

乳肥臀》 《红树林 》 《檀香刑 》 《四

十一炮》 《生死疲劳》 一直到 《蛙 》，

没有任何两部长篇在结构和形式上是

相同的， 几乎每一部都向我们展示了

长篇小说写作的新的可能性 。 其 “大

踏步后退”， 有意识地与中国古典文学

的对接， 对传统叙述资源做发现 、 唤

醒和现代性转化的努力 ， 对当下的创

作尤有启发。 这些创作对长篇小说文

体的拓展之功 ， 不惟在中国 ， 在世界

文学中也有目共睹 。 而在短篇小说领

域 ， 尽管 199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 、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断言 ，

“如果要给全世界的短篇小说排出前五

名， 莫言的能进去”， 但莫言于这一文

体的拓荒之努力， 并未得到充分认可。

这一次， 在诺奖之后暌违八年 ， 莫言

拿出了这部 《晚熟的人》。

除去 《天下太平》， 另外十一篇都

有一个辽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 ， 自叙

传色彩虚虚实实 、 影影绰绰 。 这些作

品说古道今、 纵横捭阖 ， 由一时及一

世， 由一人至众生 ， 闪转腾挪 ， 俯拾

皆是又信手拈来。 时空出入信马由缰、

从容自在， 置身泱泱烟火人间但如入

无人之境， 饱含阅尽世事后的丰沛与

苍茫， 待尘埃落定 ， 老和尚却是热心

热眼， 说出了家常话 。 这容量与叙事

方式， 是短篇， 又不似短篇。

一部短篇写尽百年人生不乏其作，

典范者短如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

斯·罗萨的 《河的第三条岸 》， 三千四

百字足矣； 长一点的 ， 福楼拜的 《一

颗简单的心》， 一万九千字。 两部作品

在处理时空跨度时 ， 因时空之间的隔

绝有概括性的叙述来铺陈和弥合 ， 阅

读上毫无断裂之感 。 《晚熟的人 》 一

集中的作品反其道而行之 ， 极少概括

性的联络与弥合 ， 直接以场面的细节

描写来转换时空 ， 留白巨大 ， 加上多

以第一人称叙事 ， 整个小说腾挪的空

间就尤显得开阔 ， 时空跨度也因此被

强调和放大。 断裂的情节生硬果决地

对接所形成的空间上的阔大与苍茫 ，

以及浩荡 、 幽深的命运感和历史感 ，

让小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

验和美学风格 。 不由得让人进而逼视

它与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关系。

阅读上的另一个体验是， 单篇看，

这种跨度巨大的块状人事拼贴似有肌

骨消瘦之感， 但十一篇相同模式的作

品放一起， 其规模效应及相互间的启

迪生发， 形成了意外的核聚变式的巨

大能量与艺术张力 。 不仅整部小说集

因此更加雄浑与有力 ， 每一篇小说也

因之愈加丰富和圆满。

我不知道这是否作家苦心孤诣孜

孜以求的效果 ， 但我知道这必是作家

在世事洞明之后 ， 对短篇小说的理解

和形式探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之境

的结果。 《晚熟的人》 以集束的方式，

证实了莫言在短篇小说写作上的盛年

“变法”； 在这部集子中， 他对短篇小

说这一文体所做的开疆拓土的努力 ，

也让他成为了真正的短篇小说的文

体家。

2020 年 11 月 9 ?， 大连

眼见梅花飘落
胡廷楣

疫情期间， 常常宅家， 便读一些写

梅花的古诗文 。 那些句子都有一些伤

感， 去读它们， 或许和自己挥之不去的

低沉情绪有关。

我家附近就有一座梅园， 是一座公

园里的园中园。 公园名曰上海静安雕塑

公园， 此地建筑和树木， 无一不是雕塑

的组成部分。 梅花也是。 曲折回廊， 水

边垂梅， 铺着石子的清浅水池， 倒映着

天光， 水面浮着点点绯红的花瓣， 幽静

并有古趣。 应该是可以呼应那些梅花古

诗文的地方， 梅边笛声， 冷香浮动， 旧

时月色……

很久没有出去拍照了。 近午， 密不

透风的云层， 透出了几分阳光。 我戴起

口罩， 背着摄影包出门， 本楼门口的志

愿者便给了一个诧异的眼神。

果然 ， 那个公园封着 ， 只有南北

向的一条小道还能通行 ， 是为附近居

民出门留着的 。 曾经在小道边上的高

树上 ， 见到过几只彩色的鸟 ， 那是蜡

嘴 ， 在小道上 ， 偶见鹡鸰在跳跃 。 常

有鸟儿在鸣唱 ， 仔细听了 ， 那是白头

翁 ， 间或还有画眉 。 可是现在没有 。

听见的 ， 只是麻雀的鼓噪 。 小道上有

两只野猫站在那里 ， 一只白色 ， 一只

黄色 。 这里的爱猫者一定不会忘记给

它们喂食。

梅园有十来株白色的梅花， 不是名

种， 没有池水和建筑装饰。 这些梅花，

集聚在一起， 也是欣欣向荣。

走过卧在草丛中的五头雕塑牛， 走

过上海自然博物馆， 就能见到那一片梅

花。 木栅栏隔离了小道和梅花。 梅花已

经盛开过了， 稍有小风， 便见花瓣由枝

头飘落。 有一个工人， 呆呆地看着满地

的花瓣， 扫帚倚在墙角。

就要如陆游那样低吟 “只有香如

故”， 或者滋生如林黛玉那样葬花情绪。

不过……

小道上并非我一人， 听到了急促的

脚步声 。 回身 ， 两位跑者 ， 风一样掠

过。 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花瓣， 被他们的

脚步带起的风惊起 。 雀儿闹哄哄地飞

走， 猫儿奔入树丛。

这个公园 ， 本有一条塑胶跑道 ，

不少长跑爱好者都爱在这里奔跑 。 如

今那一条跑道已经拦在警戒的绳子之

内 ， 两位跑者 ， 有一大半路途 ， 是跑

在街上。

我回身在小道上寻找可以将他们的

跑姿拍下来的角度。 还真没有找到， 只

能呆呆看着他们跑。 路口， 有一位志愿

者大妈 。 她坐在长椅的一边 ， 另外一

边， 放着两位跑者的外衣。

“他们天天来吗？”

“哪里， 今天刚刚来。”

两位跑者再一次掠过身边， 那是男

女一对。 似乎都在二十多一点的年纪。

他们都穿着黑色的紧身裤， 粉红色的跑

鞋。 上衣都是天蓝色的。 男孩高个， 戴

着眼镜， 女孩娇小， 扎着马尾辫， 马尾

辫随着脚步一摆一摆， 在阳光中飞扬。

戴着口罩跑步， 多累啊。 又一圈跑

过 ， 男孩转身让女孩出示腕表上的心

率 。 再一圈跑过 ， 男孩跑在女孩的身

边。 最后一圈， 男孩跑在前面， 领着女

孩在跑。

他们回到志愿者大妈的身边。 穿戴

整齐 ， 便要分手 。 他们靠拢 ， 手牵着

手， 似要拥抱， 接吻。 不过， 还是回头

看了看老年志愿者。 老年人只用一只手

指， 在口罩前摇晃着。 不可以。

看出来了， 他们没有用语音交流，

他们是听障人士。

他们都有些恋恋不舍， 这样分手毕

竟没有尽兴。 男孩骑上一辆共享单车，

女孩赶上几步， 送上一袋包子。 他们或

许曾经想过在哪里吃午饭， 可是如绿杨

村那样的名店， 如今也只有外卖。 往昔

排几小时队才能买到的包子， 女孩今天

一下子买了两袋。

出小道， 过马路， 就是地铁站。 我

走进一节空荡荡的车厢， 独自坐下。 车

门正要关上的时候， 那女孩一路跑来，

一跳， 进了车厢。

就坐在我的对面 ， 她的眉梢动了

动， 就算打了招呼。 她手中握着手机，

不时紧张地看看， 好像在等待什么。

没有铃声， 她的手一颤， 突然打开

手机， 两眼放光。

她用左手拿着手机 ， 右手开始比

划， 那是哑语， 视频的特殊对话。

是一种浓烈的情话。

他们是在争论什么事情？

女孩的眉毛竖起来， 眼睛瞪大。 她

哭了， 用手拭去泪水。 在另外空间的男

孩一定看到了， 也一定慌忙用手势在安

抚着她。

她又破涕为笑， 用手背捂住嘴， 忘

记了还戴着口罩。

这电话打了太久。 尾声是女孩用两

个膝盖夹住了手机， 双手缓缓地舞动，

还有那一对会说话的眼睛， 有表情的眉

毛， 那是恋爱中的自然起舞。 最后是隔

着口罩的一个飞吻。

女孩看见对面那个老头在注意她，

红晕一直浮到额头。 我感到失礼， 便两

手抱拳， 以示歉意。 女孩摆摆手， 不介

意有人分享他们的快乐。

忽然很想和她聊聊。 我想说， 你们

这样有滋有味地生活， 鼓舞了我。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

样”。 梅花飘落了， 有你的笑容就足够。

她在无声的世界里， 我不能用有声

的语言来表意。

她做一个拂去自己肩上尘埃的手

势， 笑着， 指了指我。

哦， 在小道上， 两片梅花瓣悄然飘

落在我的肩头。


